
藍莓 

 

    很痛。 

    全身上下都很痛。 

    我趴在一座山丘上，俯瞰底下的火車站。一輛列車駛進。 

    忍著撕裂般的疼痛，我也要爬上那輛車。我沒有錢，但那輛火車似乎只是載著敵

國的人民離開的，我現在沒穿軍服，混進去應該不成問題。 

    再也不要回戰場。 

    我是逃兵。 

    從工作人員的死角爬進火車，翻滾進最後一節載滿傷患的車廂。裡面全是躺在地

上的傷患，被發現的機率應該不大。這裡雖然因人血和汗臭而有著難聞的味道，但已

經很好了。 

    放鬆自己躺在地上，雖然不舒服，可是已經比在戰場上好多了。我再也不要回到

槍林彈雨中。 

    現在，沒問題了吧⋯⋯ 

    我放任自己昏過去。 

 

    有什麼圓圓、小小的東西被塞到我嘴裡。意識慢慢清醒，我咬了一下那東西，甜

中帶酸。這味道是⋯⋯ 

    藍莓？ 

    睜開眼，我看見兩個小孩。 

    「醒了？」右邊的小孩是個帶著眼鏡、看起來十分冷靜沈默的男孩。左邊則是頭

髮散亂的女孩。「就算還要，也沒了。」 

    「你們是誰？」我問題才剛出口，就想賞自己巴掌。我在火車上，這兩個大約十

歲的小孩自然是車上的乘客了。 

    沒想到，那個男孩卻反問了一個讓我心驚膽跳的問題。「從來沒見過你，你不是

原本的乘客吧？」 

    我嚇出一身冷汗，也開始思忖著，現在應該逃還是殺人滅口。不過那個女孩的一

句話便掐熄我這兩個念頭。 

    「我們沒興趣知道你的身分。反正都是想遠離戰爭的人，就不要互相爭鬥了。」

呵呵，慚愧啊慚愧，我居然第一個念頭就是殺人滅口，他們只當我也是難民而已⋯⋯ 

    「謝謝了。」我向他們的藍莓還有不追問道謝。「你們叫什麼名字？」 

    女孩不理我，往躺在我旁邊的人口中塞藍莓。男孩也繼續發送藍莓，不過他回答

了我的問題。「我是班班，她是莉兒。」 

    其他躺在地上的乘客似乎都在睡覺，沒一個有搭腔的意思。 

    「是誰讓你們來發藍莓的嗎？」我在想的是應該有某個大人要他們來發藍莓，以

免餓死了這群重傷患。不過一顆藍莓也太少了吧？ 

    男孩⋯⋯不，班班的回答再一次出乎我意料。「我們不能自己來發嗎？」 



    「不是別人叫你們發的？」 

    「不是。」 

    「這是自發性的？」 

    「你很煩。」 

    我乖乖閉嘴。 

    他們兩個的塞藍莓行動慢慢接近尾聲，終於發到車廂末端，手上的籃子也空了。

他們小心翼翼的繞過躺在地上的人們，準備離開車廂。不過這時，莉兒轉過頭看我，

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愣住。「為什麼問呢？剛剛不是說沒興趣？」 

    「你是第一個有力氣和我們聊天的，想知道你的名字。」莉兒臉上還是沒有表

情。 

    我想說，就當回報藍莓的恩情，於是告訴她：「我叫麥克斯。」 

    她點點頭，轉身離開。 

    這就是我和他們的初次見面。 

 

    躺了幾天，身上的傷終於都結痂，雖然癢，但比一開始好太多了。那兩個小孩人

真的很好，他們很細心的幫我清理傷口，才沒有發炎的狀況發生。而且要不是他們不

時來送飯（我問過了，那些一碗的飯是別人讓他們送來的，他們自己送的只有藍

莓），我真的要餓死了。 

    每次他們來，我都會和他們稍微聊兩句。我不是沒試著和其他乘客聊天，但他們

都不願搭理我，只有那兩個孩子會跟我說話。我得知他們都是在戰爭中失去家人，現

在正和有同樣境遇的孩子們被送往遠方。 

    「火車到終點後，你們會怎樣？」 

    「不知道。也許進孤兒院，也許有人收養，也許流浪街頭。」班班這次給我兩顆

藍莓。 

    真是可憐的孩子。不過戰爭時，也不會有比較好的待遇。 

    「對了，你們藍莓是從哪裡來的？」 

    「軌道旁有一列似乎無窮無盡的藍莓，我們都趁火車停下來的時候摘。」莉兒停

下來，想了想，又道：「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五天後就到終點站了，到時候沒買票

或沒登記的乘客都會被士兵帶走。」 

    我稍微驚訝了下，然後苦笑起來。「到時候只好跳車了。先謝謝你們的幫助

啦。」 

    「不客氣。」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 

    「對了，終點站是哪？」我邊打著哆嗦邊問。 

    「波魯迪爾。」 

    難怪，總感覺越來越冷了。 

    「藍莓叢越來越少了，以後恐怕不會再有藍莓。」莉兒的眼神飄移，似乎有種

「對不起大家」的感覺。 



    「這樣啊⋯⋯真可惜呢，你們給的藍莓挺好吃的。」 

    第一次，班班和莉兒怔住，然後臉上各自露出一個淡淡的笑容。「喜歡就好。」 

    我也怔住了。我很久沒看到小孩子在笑，都忘記他們笑起來是多麼可愛、能給人

帶來無盡的希望。只可惜⋯⋯這兩個因為戰爭而面黃肌瘦的孩子的笑容，有種淡淡的哀

愁。 

    明明，只有十歲啊⋯⋯ 

    我第一次從不同的面向思考起「戰爭」這件事。過去我待在軍營裡時，總覺得戰

爭就是統治者的貪慾，為了一己之利而傷害了人民的家庭、摧毀人民的生命。而現在

我了解戰爭摧毀的遠遠不止我先前所想，還有家庭的羈絆、與希望。 

    孩子臉上的笑容一向是希望的象徵，而現在，那燦爛的希望已被戰爭蒙上哀塵⋯⋯ 

    「你們知道嗎？」我叫住即將離去的兩人。他們轉過頭，疑惑的看著我。「你們

兩個笑起來非常可愛，像天使一樣。」我真心讚美著。 

    他們先是一愣，然後對我——燦爛一笑。 

    這才是小孩子該有的笑容嘛。 

 

    我本來以為這種日子還會持續四天，而我會在最後一天跳車離開的。沒想到，計

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當晚，火車經過的地方被空襲，而鄰近被空襲地區的我們也遭到餘波。聽說火車

前段直接被炸彈投中，我們運氣好，待在火車的最後面。 

    列車被炸到翻過來，我撞上牆壁，然後被其他傷患壓住。大家這時候都顧不得裝

死或藉不動來恢復體力，掙扎著往門口窗口跑。我逃出來後卻違反求生本能，沒有立

即跑向安全的黑暗。 

    因為那兩個孩子的車廂就是我前面一個。 

    多跑了幾步就看見一群孩子，班班也在其中。他們看起來沒受什麼太大的傷，不

過有幾個人被碎片砸傷，班班的額角也有一股血跡滲下。 

    「還好吧？」我環視了這群孩子，受了那麼多天的照顧，我想回報一些。不過我

沒料到，一向冷靜的班班在看見我後，眼淚突然流下來。 

    「喂，怎麼了？」我有點驚慌，不過他立刻回答我。「莉⋯⋯莉兒還在裡面，拜託

救她！」 

    在裡面？不會吧⋯⋯ 

    轉頭看向那正燃著熊熊烈火的車廂，我暗暗搖了搖頭，不願拿生命冒險。我很喜

歡莉兒，但這已經不可能救得回來了⋯⋯ 

    誰知我才想到這，車廂門居然被「砰」的打開，莉兒正扶著另一個小孩走出來。 

    「莉兒！」班班喜極而泣，我則衝向車廂想把他們撈出來。火場隨時有可能爆

炸，必須快！ 

    「麥克斯？」莉兒見我跑來，有些發愣。我沒解釋，直接撈起她和她的小夥伴往

後跑，想離這節危險的車廂越遠越好。怎知，下一秒，車廂轟然爆炸！ 

    「轟！轟！轟轟！！」 



    溫度高到宛如地獄的熱浪從我身後襲來，還帶著不少車廂的碎片。我什麼都沒

想，直接把這兩個小孩壓在身上，用自己的身體保護他們。 

    明明之前為了自己的生命害怕到不敢邁出腳步，現在卻毫不猶豫地保護了他們。

為什麼呢？ 

    火焰點著我的衣服，我再也顧不得去想那些深奧的問題，痛得大叫。「啊啊啊啊

啊啊啊！！」 

    「麥克斯，別慌。」剛剛還坐在遠處的班班已經恢復平常的模樣，冷靜的指揮著

那群孩子到附近找水提過來。看來他是這群孩子的首領。 

    「麥克斯，到地上滾，你不會有事。」就連莉兒也迅速冷靜，給予極度慌亂的我

一連串指示。我這才鎮靜下來，趕緊把身上的火滅了。 

    一個小孩用水壺提水過來澆在我身上，讓我疼得要死，也有種解放的爽快感。呼

吸漸漸平復下後，我轉頭，向班班和莉兒兩人正式道謝。 

    「真的超謝謝你們兩個的幫助，不然我可能已經變成烤豬了。」 

    他們似乎不常被人道謝，我這一謝，讓兩人慌亂的對看一眼，臉頰微微泛紅。

「沒、沒什麼啦。」班班急急的擺手。 

    「就、就是啊。那個⋯⋯」莉兒別過頭，害羞地說：「剛剛謝謝你救了我們。」 

    嗯？我好像不知不覺就衝去救人了，居然這麼不顧自己的性命⋯⋯不過，被道謝也

蠻開心的。 

    我放鬆一笑。 

    「好，各位，我們快離開這裡。」班班變回先前嚴肅的表情，開始指揮起這群最

大不超過十二、最小大約五歲的孩子。我數了，總共十三個。 

    「他也要走嗎？」一個小女孩指著我問。 

    莉兒點頭。「他比我們大，對我們有用。」喂喂，妳這什麼話。 

    「班班，我們不救裡面的人嗎？」另一個孩子指著其他車廂，眼中閃著渴望。班

班沉著臉搖頭。「不能救。去救了就容易把我們一起賠進去，救出來也不一定能活，

還可能帶來疾病。」 

    一個十歲的小孩居然想得如此周到並如此決斷，讓我佩服不已。在班班和莉兒的

指揮下，孩子們迅速整頓起來，沒傷者扶著傷者，慢慢邁入較為安全的黑暗。 

    不過⋯⋯ 

    「哎呀呀，不等我嗎？」 

    一個年輕的聲音從我們身後響起。 

 

    那個在最後加入的青年叫李，是負責這群孩子運送工作的老大。似乎因為長期管

理孩子們並留下心理陰影，班班等人用哀怨的眼神同意李的加入。 

    這個李確實令人討厭。他完全不做事，甚至還指揮人做事，卻聰明的讓我們不得

不留下他——他有錢，還擅長外交。 

    當班班一臉苦悶的來問我我可不可以代替李時，我只能很難過的說不行。李是當

我們經過小鎮時，幫我們通過盤查的重要人士，所以我們必須「供養」他。 



    我們的目的地是火車被空襲的三天前所經過的一個大城鎮。這是李的意思，他說

他會帶班班等人到那，完成各式各樣的手續，並送他們到原本該去的地方。不過他除

了幫忙外交外，其餘的事一概不管，所以真正的領隊還是班班跟莉兒。 

    說我年長適合當領隊？錯了。 

    一是那些孩子與我不熟，二是班班他們的能力較高，三是我還是傷患，完全不想

管事。 

    班班和莉兒確實很有一套，工作分配簡單俐落，也沒引起什麼反彈。總是為了眾

人的利益考慮，一針見血的指出最佳方案，冷靜的態度使人佩服不已。 

    飲水是從溪流裡取來的，睡覺是生營火打地鋪，也沒人敢抱怨。我們沒錢不能買

食物，所以食物除了用陷阱跟我偶爾獵到的小動物，基本上就是鐵道邊的藍莓（畢竟

要沿著鐵軌走回城鎮）。 

    幸好藍莓叢眾多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地步，我們十五人才不致於餓死。 

    「嗯～～嗯～～」今天輪到莉兒和我搭檔採藍莓。不過今天的莉兒有點特別，她

在哼歌，還隱隱露出微笑。看著她邊採邊哼歌的樣子，我閒著也是閒著，便開口搭

話：「莉兒，妳現在開心嗎？」 

    她停下哼歌，疑惑的看著我。「怎麼這麼問？」 

    「因為妳在哼歌。」 

    莉兒歪著頭想了想，然後點點頭。「應該是開心的。」 

    「為了什麼而開心呢？」我挺好奇莉兒開心的理由。在這之前我看見的莉兒，基

本上都面無表情，總是為了眾人的利益考量著，讓我都快忘記她只是個小孩。 

    這麼天真純粹的一面，反倒使我驚奇。 

    莉兒歪頭努力思考好一會（手上的工作並沒有停下），才這麼回答我：「好像也

沒有特別需要開心的事。不過李不在旁邊，剛剛有看到很可愛的松鼠。」 

    「就這樣？」 

    「就這樣。」 

    總覺得，這群孩子很能讓我驚奇。對生存有冷絕的判斷力，卻會對如此小的事由

衷快樂。這是我這個大人應該感到高興的事嗎？國家的幼苗長成這樣，沒了小孩應該

有的快樂幸福⋯⋯ 

    等等，他們根本不是我國的。相處這麼久，我都忘了⋯⋯ 

    「走吧，這麼多也夠了。」莉兒看看籃子裡快溢出的藍莓，滿意的點點頭，然後

牽起我的手，往營地走。現在雖然因一個孩子身體不適而暫時休息，不過相信很快就

要動身了。 

    我牽著莉兒的手慢慢走回營地。在看見營地的時候，她問了我兩個問題。 

    「麥克斯，為什麼要打仗呢？如果不打仗，我家裡有種品質比較好的藍莓可以給

大家吃，為什麼炸彈要打爛我們家的藍莓呢？」 

 

    我躺在地上，想盡辦法靠近火源。星空在烏雲的遮蔽下無法見到，令人有點擔心

會不會下雨。 



    身旁的孩子都睡了，李還發出吵死人的鼾聲。 

    我頭枕著手臂，思考著莉兒下午問我的問題。其實這問題我根本沒辦法回答，因

為我也不知道答案，也就是因為不知道答案才離開軍隊的。 

    可是⋯⋯不想出答案，我便下意識地不讓自己睡著。 

    為什麼要打仗呢⋯⋯ 

    時間慢慢推移，夜漸漸深了，而我的尿意也越來越難忍。「哎哎好吧，乖乖起來

上廁所⋯⋯」 

    到離營地遠一點的地方解決後，我慢步跺回原來的位置，卻在中途發現一個小小

的身體往森林的另一邊走去。 

    我跟蹤班班，來到下午採過藍莓的藍莓叢。他摘了一顆丟到嘴裡，卻沒有咀嚼或

吞嚥的動作。 

    我也走過去依樣畫葫蘆的吃了一顆，為他被我嚇到的樣子暗暗好笑。  

    「所以？小孩子這麼晚不睡覺，對身體不好喔。」我雲淡風輕的開了話題，希望

他可以接下去。他也沒負我的期望。 

    「睡不著又不是我可以解決的事。而且你也沒多大，憑什麼說我？」 

    「十六歲是法定成年，我不是小孩。」 

    「騙鬼去，法定成年是十八歲。」 

    我們又各吃一顆藍莓。 

    良久，班班開口了。「麥克斯，你是軍人嗎？」 

    我點頭。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打仗嗎？」 

    我笑了。「真奇怪，莉兒也問我同樣的問題。」 

    他直拗的繼續追問。「你是軍人，那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打仗嗎？」 

    「為什麼我是軍人我就要知道為什麼要打仗？我也很好奇。」我把剛放進嘴的爛

掉藍莓吐到地上。「只是軍營中沒有人要回答，也許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我想到一個超級嚴重的問題。「等等，你怎麼知道我是軍人？我啥都沒說

吧！」 

    班班看白痴一樣的看著我。「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褲子有軍徽？」我慌忙查看。完

蛋，還真的有。 

    我臉頰抽搐的看著班班，心中有點無奈。敢情你們一開始就從我的軍徽上辨認出

我是敵人卻還藏匿我嗎？這是多好心啊？ 

    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皺了眉頭，不悅地說：「如果我們可以救人，我們就會

救。」 

    「那為什麼不救火車上的人？」同樣是人，怎麼你救了我這個敵人，卻不救你的

同胞？ 

    班班嘆了口氣。「救你是因為有餘力，但那個火場衝進去只是自殺，而且我死

了，我的朋友們的風險也會增加。我不希望再有人死掉了。」 



    好諷刺啊！只是在救人，可是卻救了個曾經殺死你同胞的人，卻不救自己的同

胞。 

    「麥克斯，人活著的時候，生命是很繽紛漂亮的彩色，死掉的話就變成空白的。

我寧可⋯⋯多看一點顏色，會比較開心，不管是什麼顏色。」班班走向營火。「我有點

冷，我先回去了。」 

    我站在鐵路上，看著頭上被烏雲遮蔽的天空。 

    「吶，毀滅過生命的我，還可以有顏色嗎？」 

 

    又過了一天，我們回到那個大城鎮。李去區公所或者類似的地方辦班班他們的移

交手續，而我則是跟這群孩子慢慢逛這個城，因為就要道別了。 

    我總不能跟他們一起去遠方，我沒有證件，自然沒有這個國家國民的人權。所以

我要離開他們。 

    逛了城鎮一圈，又走回起點的噴水池前，我正式向他們道別。 

    「再見了，臭小鬼們。」我看著這十三個孩子，尤其是班班和莉兒，有些難過。

「謝謝你們這些天的照顧。」 

    「麥克斯，我們也謝謝你。」班班和莉兒走上前，交給我一個小布袋。「這裡面

還有一些藍莓，你帶著吃。」 

    「藍莓都快吃膩了。」我笑著把藍莓收進口袋。「那，我走了。」 

 

    「站住！」 

    突然有個響亮的聲音大喊。轉過身一看⋯⋯李？ 

    「就是他！他就是奸細！」李後面還跟著一大隊士兵，而他邊說奸細邊指著我！ 

    暴露了！ 

    我立刻轉身逃跑，那列士兵也立即追上來。我這幾天食物吃得不多，身上的傷也

沒好，跑沒幾步就被逮到。 

    「你這奸細，我咒你不得好死！」士兵隊長抽出皮鞭，狠狠抽在我背上。我忍不

住大叫起來。 

    「麥克斯！」那堆小孩裡的一個突然叫出聲，似乎是看不過我挨打。不過士兵隊

長一聽，立刻兇狠的朝他們走去。「小鬼！你們認識他？」 

    我心一驚。不行，別說認識我⋯⋯ 

    一開始叫出我名字的孩子嚇哭了，莉兒把她護在身後，班班則是大喊：「我們怎

麼可能認識他！只是⋯⋯那個人長得很像我和蘇的表哥⋯⋯」 

    對，撒謊就好，你們這些想救人的孩子要活下去，救更多人，不可以因為我而死

在這裡。 

    那個士兵隊長依然不信。「證明給我看！抽！」他粗暴的把鞭子塞進班班的手

裡，要他抽我。我已經沒力氣逃。 

    班班走到我身旁，深吸一口氣⋯⋯皮鞭落下。 

    「啪！」 



    「啪！」 

    「啪！」 

    很痛，痛得快死了。我閉上眼睛，不過隱約感到有水滴落在臉上。下雨了嗎？ 

    我露出一個不明顯地笑。 

    「哼！滾！」士兵隊長似乎趕走那群孩子。 

    我被扔進監獄等死。 

 

    三天後的半夜，我所在的牢房，有一包東西被從牢窗丟進來。 

    一包藍莓，還有一張「我們要走了，對不起」的字條。 

    我吃了藍莓，毀了字條。 

    藍莓很甜。 

 

    行刑前一天，這個城鎮被空襲，我逃出去活了下來。 

 

    我躲在中立國，直到戰爭結束，才回鄉認親。家人四散，只找到斷了腿的母親。

而那些曾經在部隊裡互相照顧的兄弟，都沒有顏色了。 

    逃兵是要被治罪的。我帶母親回到我在中立國的落腳點，開始新生活。 

    然後，我做了一件我這五年來一直都很想做的事。 

 

    「你說你要找五年前十三個孩子的紀錄？」那個辦事員懷疑地看著我。 

    「對，我失散的弟弟和妹妹在那十三個孩子裡面。」 

    「這裡負責過很多在戰爭中失去家園的孩子的資料，只說十三個孩子實在太籠統

了。有沒有名字？」聽到我要找失散的家人，辦事員的懷疑減輕不少。應該很多人都

在做跟我一樣的事吧。 

    「班班和莉兒。」 

    辦事員在兩天後告訴我他們五年前被送去哪裡。我聽見後，氣憤到差點一拳揍上

那個辦事員的臉。雖然不是他的錯。 

    那個混帳李⋯⋯ 

    當初明明說會幫他們找個好歸宿，卻將他們賣入奴隸市場。 

    於是我去找那個奴隸市場，好不容易才打聽出一點下落。沒有班班和莉兒的消

息，不過有蘇的。 

    所以我又出發了。 

 

    當我找到蘇的時候，她已經是個十三歲的少女，面黃肌瘦的讓人心疼。 

    「你是誰？」 

    我給了她一盒藍莓。 

    「麥克斯？」 

    「妳還記得我啊。」 



    然後她哭了。 

    蘇的買主在戰爭中過世，所以她一直作為一個乞丐生活著。 

    「妳知道班班、莉兒還有其他人怎麼了嗎？」 

    蘇點點頭，臉色暗淡。 

    「其他人我不知道。大家在被賣掉後都沒有聯絡了。不過我們都知道班班跟莉兒

怎麼了。」 

    大家都知道？不是說沒有聯絡了嗎？怎麼會都知道？ 

    「麥克斯，你知道當你被帶走後的第四天，城裡發生火災嗎？」 

    我搖頭。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被賣掉，所以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火災發生時，班班和

莉兒協助我們逃出火場，然後又衝回去，因為夏爾還在裡面。」 

    夏爾。我想起來了，是那個愛哭的小鬼。 

    「夏爾在火災發生前被李叫去，好像是找到他的家人，火災發生時也沒有回來。

班班和莉兒先帶我們十個到外面，然後在判斷過火場應該不算太危險，班班又衝回

去。莉兒跟我們待在外面等待救火人。那個時候火不大，還慢慢變小了，本來以為真

的沒有那麼危險。」 

    蘇突然笑了。她笑得癲狂又充滿憎恨，不知情的人看了，只會覺得她是瘋子。 

    「喂⋯⋯蘇？」我被她嚇到了，因為我發現到她在那可怕的大笑裡，哭了。 

    那是絕望的眼淚。 

    「麥克斯你知道嗎？出來的人裡面沒有班班。李跟夏爾逃了出來，可是沒有班

班。」 

    「⋯⋯為什麼？」我聲音乾澀，根本不想知道答案。 

    「因為李！」蘇怒吼。 

    「夏爾說，他們本來可以早點出去的，可是李卻留在房間裡翻找錢包，說錢燒掉

了他就完了，還拉著夏爾一起找。班班找到他們時大罵了李一頓，並牽著夏爾要逃出

去。可是⋯⋯爆炸了。」 

    我腦子轉了好久才理解最後那句話的意思。 

    「爆炸！不是說火勢變小了嗎？」 

    「因為有個客人帶了槍械進去，被火燒到所以爆炸了。」 

    蘇繼續道：「夏爾說在爆炸的時候，班班用身體護著他，他才沒受什麼傷。班班

傷得很嚴重，夏爾想把他帶出去，可是做不到。 

    夏爾拜託也沒受太大傷害的李幫忙，可是李無視了他自己逃走。班班叫夏爾跑出

去求援，可是他一出旅社，旅社又發生一次大爆炸，這次整個旅社都被炸飛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個孩子一向很重視風險，沒想到這次卻因為一個不可能料到的意外⋯⋯ 

    令人心痛不已。 

    「那莉兒呢？」為了轉移注意力，我問起莉兒。 



    「莉兒⋯⋯」蘇低下頭，眼淚啪嗒啪嗒的落到地上。「她在爆炸時抱著我，幫我擋

下所有飛散的建築破碎物，然後⋯⋯」 

    「不用說了。」看她哭得那麼傷心，我也不需要聽下去了。 

    可是蘇卻如同被打開某種開關，完全停不下來。 

    「她一向最重視風險不是嗎？為什麼要救我？」 

    「李出來了，為什麼班班出不來？」 

    「我活下來了，為什麼把我推倒的莉兒活不下來？」 

    「為什麼李要跟救火人講裡面沒有人，讓他們趕快把房子毀了才不會擴大災

情？」 

    「為什麼要發生火災？」 

    「為什麼那個客人要帶槍進去？」 

    「為什麼偏偏那個時候爆炸？」 

    「為什麼只是想救人的他們兩個回不來？」 

    對啊，為什麼？ 

    我試著說服自己，那兩個孩子雖然走了，卻做到了最想做的事——救生命。可是

為什麼？我會如此不甘？為什麼偏偏是他們回不來？ 

    明明每個人生命的價值是一樣的，為什麼我會認為比起那骯髒的李，那兩個孩子

的生命更貴重？ 

    為什麼⋯⋯我要為了其實我可以完全不在乎的兩個孩子，流這麼多眼淚？ 


